










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, 那样受人关注 , 这就
是人们所说的 “边缘化” 。因此 , 有些同志




导不重视 , 社会不关心 , 作家不买帐 , 学生
不愿听。由此人们怀疑起文艺学有没有用 ,
我们能做些什么 ,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。但
是冷静地想想 , 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 , 实际
上从来就没有处在中心地位。以前强调文艺
要为阶级斗争服务 , 文艺理论 、文艺批评充
当阶级斗争的工具 , 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
涡 , 文艺理论家 、文艺批评家似乎能呼风唤
雨 , 受领导青睐 , 万众瞩目 , 以为自己处在
社会生活的中心 ,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。现
在 , 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了 , 不再以阶级斗
争为纲 , 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, 文艺学也
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心。所谓边缘化其实是
文艺学摆脱 “中心化” 错觉 , 回归本位的表
现。迷恋甚至试图回到以前那种所谓 “中
心” 是不可取的 , 简单地提 “文艺学要为经
济建设服务 , 为市场经济服务” 恐怕也不能














论有什么用?价值在哪里 ?” 从那时到现在 ,
这个问题看来是越来越迫切了 。我想这个问
题的提出 , 是否有这样一个背景:有一段时






中 , 谈到文艺学的重新建构问题 , 或希望将
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加以现代转型以解决当











子 , 当然有其经典意义上的价值 , 但是生活
已经给我们的创作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。说








现在 , 情况发生了变化 , 意识形态斗争的作




学理论仍然有用 , 因为它是一门学术 , 有独
立的学术价值 。所谓学术价值 , 就是与实用
价值不同的知识学意义 , 它满足着人类的求
知欲 , 这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, 在这个意义
上 , “为学术而学术” 有一定的道理 。文学
理论虽然实用价值 (包括意识形态功能和指
导文学创作的作用)减弱了 , 但学术价值反
而突出了 , 这是文学理论复归本位 。在以往
年代里 , 文学理论牺牲了学术价值 , 服务于
意识形态斗争 , 不能算作正常状态 。现在文
学理论突显学术性 , 日益专门化 , 真正成为
一门学问 , 一门学术。它的作用就在于对历
史上和当代的文学活动作知识学立场上的解















理解是一样的 。作品来源于现实 , 文艺学家

















门有独创性的 、 独立的学科 , 这种看法至少
在50年代就由弗莱提了出来 。但独立不等
于脱离社会。有的同志认为当前以经济为中
















里说的 “批评方法” , 再来写评论的? 当前
的文艺批评风气不好 , 只说好话 , 肉麻吹
捧。我接触戏剧界多一些 。搞戏剧批评的当
面只能说好 , 不敢说坏。一出戏辛辛苦苦搞
出来 , 是要去全省 、 全国参加评奖 , 拿奖项
的。能不能拿到奖项 , 关系到对本地文化领
导部门的政绩如何评价 , 甚至关系到对本届
政府的政绩如何评价 。你说这出戏不好 , 就
有可能得罪领导 , 于是一片叫好声 。翻开报
纸 , 大多是这种庸俗的批评。对这种现象 ,
文艺学家们要加以思考 、 研究 , 不能只是研
究 “批评方法” 。文艺学是理论形态的东西 ,




系 , 问文艺学有什么用。要我说 , 没用 。当








仅供参考而已 , 它不存在指导意义 。以前我




炒作 , 这只是一个方面 , 还有一个方面是我
们习惯于不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批评 , 而习惯
于从社会的角度进行批评 。现在很需要一种
文学批评 , 趣味批评。三 、满足个人学术兴
趣。就是说 , 我就喜欢文艺学 , 我就是要琢
磨它 。想弄清文学这玩意究竟是怎么回事 ,
如此而已 。所以 , 我不主张文艺学对社会起
多大作用 , 我说文艺学是没有用的 , 原因就
在这 。那么 , 搞文艺学的人怎么办 ?我看有
两条出路:一是失业;二是转行。我们国家
的文艺学队伍中有半数该失业 。首先 , 根本




艺理论是既无文艺 , 也无理论。” 到目前为
止 , 我们的文艺理论队伍中 , 确确实实有一
半人既无文艺 , 也无理论 。以前我们的文艺
理论确如前面几位所言 , 是阶级斗争工具 ,
甚至只不过是帽子 、棍子和尺子。做这样的
事 , 是不需要懂文学 , 也不需要懂理论的 。
如果这部分人到今天还停留在这种水平上的
话 , 活该失业 。那么另一部分人 , 也就是各
位刚才谈到的 , 要做这个做那个的文艺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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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, 我个人认为 , 都属于广义的转行。最后
剩下一小部分人就像陈景润做哥德巴赫猜想
那样 , 去做文艺学中最艰深 、 最本质的东
西 , 这很崇高 , 那也用不着抱怨文艺学变成
了边缘。对于一部分认为自己对社会 、 对国






太大希望 。读作品的人尚且不多 , 读批评的
人就更少了。更何况 , 我们的文艺批评如陈
先生所言 , 已经自己坏了自己的名声 , 谁还









一定道理 。但是从学理这一角度看 , 文艺学
的存在就说明它有用 。在世俗生活中 , 很多
人不关心文艺学 , 甚至连大学生也不太愿意
听文艺理论课。这是现实 , 连我们自己搞文
艺学的 , 也对其价值发生怀疑 。在这种情况
下 , 文艺学是否没有价值没有出路了呢 ?对
此 , 我和易教授有些分歧 , 文艺学作为一门
学科 , 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 , 问题是我们如
何认识它的价值 ?我认为 , 文艺学有三种价
值取向 , 一是学术价值取向 , 即为知识的传
承 、 学术的发展做出贡献;二是思想价值的
取向 , 即文艺学研究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 、
融入思想史的发展之中;三是社会价值取









问题。这些问题 , 有些是要政治家来回答 ,
有些是要经济学家来回答…… , 但是我觉得
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文艺学家来回答。比
如 , 人文精神的构建问题 , 比如在市场经济
条件下 , 文学应该走什么路 , 作何调整的问
题 , 又如在媒体革命 , 信息社会到来的今





问题 , 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。是不是在这
方面我们完全无能为力 , 或者说没有必要
呢? 在这个问题上 , 我和易教授的观点不太
相同 。我们不能完全游离于社会变革之外去




分子 , 都要有现实关怀 , 也都可以在现实的
变革中做出贡献 , 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。
我们的作用比起其他方面的专家也许要微薄










题 , 文艺学如何参与社会变革进程 , 如何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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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信息社会的挑战 , 更多的是实践问题 , 而
非理论问题。理论解决不解决不要紧 , 实践
最终会加以解决 。走向市场的问题 , 就如国
企改革 , 国企改革十六字方针第一个即是
“产权明晰” , 产权不明晰 , 还搞什么企业?
但这是中国国情 。文艺学之所以会有走向市
场的问题 , 就在于原来有很多刊物是国家掏







业化的时代 , 文艺学学科的存在 , 不仅在于
它所提出的解决的问题是其它学科难以综合
“吞并” 掉的 , 而且它还要有综合其它学科
的潜力 。长期以来 , 文艺学有一种越轨行
为 , 承担了过于沉重的社会问题 、 政治问题
和道德问题 , 社会关怀与文化关怀搅合在一










域而存在 , 但文艺和文艺学存在的合理性 ,
却在于它是以其独特的精神关怀和社会象征
行为 , 来实现其社会关怀和其它关注的 。仅





评总结的实践经验为基础 , 全面地研究 、概
括和阐明文学的性质 、特点 、 基本规律的原
理 , 但它是超越于创作和史料之上的理论架
构 , 它追求理论的形而上和对文艺史 、 文艺
批评的指导价值。所以文艺学要善于在文艺
史和文艺批评中提出新命题 , 解决新命题 ,
尤其是提供那些其它意识形态领域难以提供
无法提供的人类审美命题 。如果能这样 , 从
事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就完全没必要为文艺学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冷门的 , 但是在现代计算机设计中 , 却是一










些变化 , 这一重大命题在国外至迟 80年代
就已经在研究了 , 叫做文艺经济学 。还有教
育部今年在振兴计划中提到的艺术教育问
题 , 也需要我们用理论来指导 。关于文学史
论 ,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, 目前存储技术



















时候 , 到了自我定位的时候了。到 20世纪
末 , 到两大浪潮冲击后的今天 , 大家还在反
诘 , 还在寻找定位 , 还在讨论问题 , 我觉得
有点悲哀 , 觉得没太大必要。我这个人大概
染上点古典主义者的情味 , 还相信有神圣的
东西存在 。只要有文艺活动存在 , 对它进行
理性概括的文艺学就一定存在 , 它价值就一




抽象概念 , 把现象升华为学理 , 这就是人文
精神价值所在 , 这就是古典主义者的思想。
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 , 我认为文学艺术不会
被取代掉 , 被否定掉 , 就像马克思在 《手





站在理性的高度予以总结 、概括 , 这个就是
文学艺术价值所在 , 这是不可动摇的 , 除非
将文艺学这些人类生存的感性状态取消 。在
文艺学中 , 有三个层面 , 一是具体文艺批
评 , 一是文艺理论史的叙述 , 一是纯学理性
的理论概括。不要把这三个层面都搅和了 ,
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 , “我” 就






社会跑 , 跟着经济浪潮跑 , 那么中文系的不
少课程就不要上了 。有些学科的实际应用价
值确实不大 , 但其纯理论价值却是存在的 ,
而且这种纯理论价值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显露
出来 。就像刚才鸣奋说的 , 陈景润的数论到
了计算机时代 , 它的价值就冒出来了。精神
形态的东西更微妙 。在整个社会发展到一定
阶段 , 它会回过头来需求精神性的东西 , 也
就需要这方面的深度探索 。基佐在 《法国文









授 1999 年 5 月在中外文论学会同南京师大举办的
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。这里是就这一话题展开
我们的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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